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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可可西里
◎张建国

◎嘎子

蓝雾
香秘

我与老阿洼坐在已经冰冷了
的火炉旁，他一定是在等我先说
话，老看着我的眼睛，嘴角有很神
秘的笑纹。

我脑子里一片浑沌，刚才冰
墙上出现的画面还在眼前闪烁，
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也朝
他笑笑，嘴抿得紧紧的，一句话
也没吐出来。老阿洼眉一皱，问：

“冷不冷？”
我紧裹了一下带着茸毛领的

皮夹克，摇头说：“不冷。”
他说，你在这个屋子住了几

天了，怎么对它一点也不奇怪？我
笑出了声，奇怪什么呀？不就是个
有些神秘兮兮的石洞。

他说，好多年前了，我也救了
个闯进这个石屋的汉人。那小子
可不像你，天天在这屋子里琢磨，
我一不在，就东敲敲西按按的。差
点闯了大祸。

我不明白他说的闯大祸是
指的什么事，朝这屋子四周看
看，没见有啥异样的地方，石洞
石壁，桌子板凳床，花架茶柜书
柜，都与普通人家的一模一样
呀。老阿洼手在茶桌上靠靠，茶
桌就像攥成拳头的手指缓缓张
开了，变成一个伞状的东西，中
间是玻璃似的平滑闪亮。我说，
这是什么灯具吧，老阿洼说，这
不是。他手指在一个平板上动得
很快，伞心内有红色蓝色的光波
交叉闪烁起来，又一圈一圈的气
雾飘了出来。也许我的好奇使他
激动了，他的指头在平板上更快
地弹动，像在弹什么钢琴曲子。
那伞状物发出很细很柔和的声
音，像是什么鸟的鸣叫。我看见
浓浓的雾气里有东西在动颤，心
里有些紧张了。

雾气在膨胀，整个石屋都包
裹在灰蒙蒙的雾气里。我嗅到股
鱼腥味，有些冰凉的水溅到我的
脸上，味道海水一样的咸。我听见
了像是机动轮船的轰鸣声，还有
尖厉的汽笛传了过来。哗啦一声，
有只海鸥从浓雾里冲了过来，好
像在什么障碍上撞了一下，又碰
了回去。很亮的光波在浓雾里闪
耀着，汽笛声越来越响亮，像就停
在石屋边上一样。浓雾破开一个
黑洞，洞里有了嗒嗒嗒的脚步声，
我看见几个身穿海军制服的人走
了过来，一共三个，扛着很沉重的
木箱和麻袋。这是三个身材非常
高大的人，像欧洲那些高大的篮
球中锋一样。他们的脸颊像被什
么东西拉长了一样，特别是下巴，
石头雕琢的一样，又粗又硬地挺
着。他们面无表情，把扛在肩膀上
的木箱和麻袋放在地上，拿给阿
洼一个方盒子样的东西，老阿洼
说谁真的吝啬，这点小钱都计较，
就在那个方盒上按了几下。那三
个才转过身，迈着一样的步子朝
雾气里那个黑洞走去。哗啦一声，
一股强大的水浪从黑洞处涌了出
来，落到地上炸开了，许多小鱼
小虾在地上蹦跳。又哗啦一声，
那几个怪人消失了，雾气也飘散
了，留下了一地的盐水和仍在拼
死挣扎的鱼虾。

老阿洼打开木箱，里面装满
了崭新的书，全是精装的。他说，
这些书是从美利坚购买的，现在
只有那儿还看得到新出的书了。
人类也太不珍惜自已创造的文化
了，几年前柏林焚书事件，数万册
优秀文化毁于一夜的大火。我想
去救一些都不可能。他把书箱关
好，推到墙角。又把麻袋打开看
看，笑了，说：“哈，我们有肉吃了，
还是新鲜的牦牛肉。还有这么多
的糌粑面，酥油也是新鲜的，够我
们过这个冬天了。”

他说什么，我也没动。我坐在
冰冷的火炉旁，眼前还是那团奇
怪的雾，那几个奇怪的人。老阿洼
说：“来，帮我抬抬这些麻袋。我一
个人没那么大的劲。”

我帮他把麻袋抬到墙角时，
他手在墙上舞动，有扇门开了，里
面是个仓库，除了几台我认不出
来的铁机器，再没其他东西了。我
们把麻袋抬进去时，墙壁上自动
喷出带着寒霜的雾气。他说，这里
的温度自动调节，这些东西放上

大半年都很新鲜的。在漆黑的深
处，我看见堆放了好几个大木桶，
像寺院里的那些大鼓似的漆着红
色。我问阿洼是不是还贮藏了些
好酒。他笑了，手张开做了个扇
翅膀飞翔的动作，说那是用来飞
的。见我一脸的茫然，又说，算
了，现在怎么说你也是糊涂的，
以后你会知道的。

我心里却滴咕了声小气鬼。其
实，我真想那里贮藏了些好酒，我
好些日子没喝过酒了，真想那些火
烧似的液体来润润我的喉咙。

出了贮藏室，我浑身才感觉
到寒冷极了，抱住胸脯还不停地
颤。他说，该烧烧火炉了，茶也是
冷的。他找了些木柴和干牛粪，用
铁制火镰敲燃火。在火光腾起来
时，我心里充满怪味。这是个什么
地方，这是个什么老头呀！他有我
从来没见过的，比魔法更神奇的
东西，却还在用这么些原始的工
具来烧火做饭。老阿洼看着我笑，
说你冷就过来烤烤吧。

我烤烤前胸又烤烤后背，才
没那么寒冷了。我又看看屋角，那
团蓝雾似乎还在晃动。他见我傻
痴痴的模样，又笑了一声，说：“我
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还在想刚
才是怎么回事？那些人是什么人
吧？”我笑了，说：“梦一样的。”

他揭开锅盖，铜瓢搅搅加了
酥油的茶，看着水花又翻滚起来
时，又把一些盐撒进锅里。他说，
你知不知道时间与空间的关系？
我说，听说过。他说，在平常人看
来，时间只是一条往前奔流，永不
回头的长河，经过一个又一个历
史景点，那就是空间。可我们香巴
拉人的眼里，时间与空间都是飘
浮在空中，有各种可以弯曲的纽
带纠缠在一起的东西，这些纽带
就是速度，一种人类感觉不到的
速度，比光更快，比闪电更灵。我
们用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控制这
些时空的纠合，用简单的数字来
操纠它们。刚才，你看到的就是
我打开了一扇时空大门，那些海
水与空气都来自未来。还有那些
人，那是我们香巴拉人，他们的
样子你能想起什么呢？看过复活
节岛石像吗？

我好像在一本英国出的地理
杂志上看到过，哦地叫了一声。因
为那些人的大下巴宽额头，太像
那些巨大的石像了。

老阿洼说，那些石像就是雕
的我们香巴拉人。说我们来自
太空也可以，来自另一个时空
也行，我们有在时空里自由穿
行的能力。

他让我喝茶，说尝尝这茶与
你以前喝的有什么不同。

我尝了一口，一股沁人肺腑
的香味有体内舒适地散开来，浑
身温暖极了，鼻尖上也有了汗珠。
他递给我一张擦汗的软纸，说：

“这茶就是他们带来的，是香巴拉
境内的茶山坡上种植的，可以抵
御酷寒的侵袭。可比最烈的酒都
灵，还不醉人。”

他问我：“你懂了吗？”
我点点头，其实我啥也没听

懂，那团蓝雾和那些人仍然像谜
似的，留在我的心里。他摇摇头，
说：“你不懂，我也不想你懂。好些
事，我怎么说，你都不会懂的，以
为我使的是魔法？妖术？对吧。哈
哈哈。”他笑得直喘气。

达瓦来了，在我低头想事的
那会儿出现的。我没听见门响，
她就出现了，怀里抱着条瘦小
狗，她把狗放在火炉边，又呼呼
呼地吹着冻僵的手。老阿洼问，
狗是哪来的？她说，看见它雪地
上走，快冻死了，就抱进了怀
里。老阿洼脸阴了，说以后外面
的东西别带进来。达瓦很委屈
地噜着嘴唇，说我总不会见死
不救吧。

狗狗暖和了，在屋内东窜窜
西跑跑，又回到达瓦脚下，咬着她
的裤角呜呜呜呻吟起来。老阿洼
把手里捏的糌粑团扔给它，它叼
在嘴里，躲在黑暗里吃起来。

老阿洼说，它是部落的人丢
下的，它饱了，你还是想法子还给
部落里的人。

达瓦没吭声了，眯上眼睛很
慈爱地看着狗，手指在狗毛上细
细拈着。

老阿洼吃了一大碗糌粑面，
站起来说，我们还是来看看那个
部落吧，今天是迁徙的第三天了。
不知他们在风雪里哪样了。

他的手抚开冰墙画面时，小
狗跳起来，对着风雪里的部落吠
咬起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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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之海。高秀清 摄

康定
◎杨素凤

直到现在，我依然对一些关于过去的影像记忆犹新。
记忆中儿时的康定城，是透出几分古韵的。照

片中的老康定街巷繁华，不同于江南古城的水乡风
光，这特别的韵味透出一种高原独有的气息，自然、
明朗，甚至能从空气中嗅到一种类似自由的味道。

就是在这座洋溢着别样气息的小城，孕育着
一代又一代的康定人。说的四川话，喝的酥油茶，作
为康巴地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全国各地的文化
在这里几乎都有迹可循。她就像一个奇妙的熔炉，
把源自这里、途径这里、抵达这里的一切都融在了
一起，交汇出了一种专属于这里别具一格的文化。

城里有藏传佛教的寺庙，也有清真寺，亦有天
主教堂以及基督教堂。多种宗教文化在这里汇集，
却毫无违和感、共存多年。同宗教的多样化一样，
这里居住着藏、汉以及彝、羌、回、苗、蒙古等十余
个少数民族，或多或少，但都十分融洽的在这里生
根发芽。这或许便是属于康定城的一种独特魅力，
能使原本的众多合而为一，因为在这里，我们都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康定人。

我一直以自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康定人而骄
傲，不为别的，仅仅是这属于高原的血脉便足以我
自豪。我可以骄傲的说出我是雪山的儿女，我是草
原的儿女，高原的每一寸阳光每一寸土地都如同
母亲的双手抚育着我。

我一直以自己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康定人而骄
傲，不为别的，仅仅是这归属高原的心性便足以我
自豪。每一个高原人都有一种特别的豪迈与豁达，
热情奔放如天般辽阔的情怀。

或许略有不同，我自小便格外喜欢走在康定
城繁华热闹的街道，看着熙熙攘攘的人们各有各
的忙碌。与人群擦肩、似乎就可以感受到每个人的
心情，或喜悦、或赞叹、或平淡。而我恰恰享受于这
样的观察和猜测带给我的惊喜，但同样，也有不能
忽视的悲伤与不安。生活总是如此，在时光的流逝
中悄然变迁，给恍然大悟的我们留下喜怒哀乐。当
我还怀念着康定城的旧貌时，她已然焕然一新，完
成了由茧到蝶的蜕变。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在这样一场变化中
后知后觉。置身其中却没有留意到她的变化，直到渐
渐的发现自己有些跟不上她的脚步，渐渐的感受到
自己过去的很多习惯竟然与这一切显得那么的格
格不入。破茧后的康定城，一袭新衣清澈得如同天边
的霞，又有谁忍心去踏碎自己与她的共同期盼呢？

现在的我依旧喜欢穿梭在城市的热闹街头，
随之闭眼，肆意遐想中的这座城一如过去美好得
令人惊叹。偶有一阵微风拂过，又仿佛听到遥远的
经幡颂唱，也仿佛嗅到空气里依旧飘着的淡淡的
酥油香。坐在街角的咖啡厅感受都市的繁华，夜幕
降临时躺在草甸上看着漫天星光，抑或是冬天飞
雪时跑到空地上感受宁静与纯洁，这些时候总让
我感觉流逝的不是时光，而是我们。倘若我们没有
随之改变，那么城市再美也无法打动人心，仅仅是
一座没有灵魂的空城罢了。这样的城市仿佛没有
呼吸的能力，转瞬即逝的美丽就如同手中握不紧
的流沙，禁不住时间的考验。

而对于康定，我想我们与她是默契的。只要心
系康定，就一定能把自己从对环境变迁的不适中
摆脱出来，因为我们都有着同样的名字、怀揣同样
的梦。一座城市的美不仅需要表面的光鲜亮丽，由
她的人民折射而出与城市的和谐，往往更为重要。
忙碌充实的城镇、辛劳快乐的村庄，还有穿插其中
的每一个幸福微笑的脸庞。

这一日，我带着回忆里有关过去的影像再次漫
步在康定喧闹的街。格局依旧是记忆里的模样，环绕
同一座山、流淌同一条河。明媚的阳光温热而惬意，白
云朵朵好似她鬓角的白芍。这座山麓上的城市高楼耸
立、车水马龙，却与这山山水水在一起鸣奏出几分清
新、几分慵懒和自然。和过去的人们与老康定相融洽
一样，现今往来于城里的人也同样拥有与新康定的别
样气息相协调的新风貌。

当再看一眼，泛黄的老照片里似乎还可以看
到夕阳斜照在窗棂上的剪影，眼下的康定城已然
焕发出了另一种生机。

从曲麻莱到不冻泉 311 公里，沿途基本都是
4500米以上的高寒草甸。除了沿途路过曲麻莱乡等
两三处村落外，其余全是无人区，并且沿途还翻越
了 8 座看似不高，实际海拔最低都是 4406 米的高
山，这些山分别是加龙山(4556 米)、马龙查聪山
(4716 米)、红土山(4406 米)。恰好在途经治多县境
时，翻越了达钦拢山(4581米)、哈格松山(4632米)、
格郎拉拢山(4509米)、土松涌山(4459米)，最高的当
数昆仑山口,海拔4767米。途中，还跨越了色吾河大
桥、楚玛尔河大桥。

途中，当年的曲麻莱县城旧址从车窗外一晃而
过，十分荒凉，仅剩下一些残垣断墙，并且都是土墙。
一座青砖砌就的横梁上镌刻着“为人民服务”的门
牌，让人可以看出这里当年曾有机关驻住，如果没有
介绍根本不知道这曾是曲麻莱县城旧址。

车过达钦拢山，草地越来越稀疏，并且沙化
逐渐严重，远甚石渠县沙化严重的呷依乡、长沙
贡玛乡。如果不是亲眼目睹，很难相信这就是盛
夏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如此荒凉和干枯，自
然条件如此恶劣。

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沿途几次近距离碰见
藏野驴和藏羚羊。虽然在高原呆得久，对藏野驴等
野生动物也不陌生，但如此近距离与藏羚羊、藏野
驴对视确实是首次，可可西里确实不愧为“野生动
物的天堂”。

“可可西里”蒙语意为“青色的山梁”(一说为“美
丽的少女”，以发音不同而异)。据文索意，可见当年
的可可西里曾经是植物茂盛的，藏语称该地区为“阿
钦公加”，是目前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
地区之一，也是目前我们建成的面积最大、海拔最
高、野生动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可可
西里气候严酷，自然条件恶劣，人类无法长期居住，
被誉为“世界第三极”“生命的禁区”。然而正因为如
此，给高原野生动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使
其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

据资料介绍，可可西里目前是中国动物资源比
较丰富的地区之一，野牦牛、藏羚羊、野驴、白唇鹿、
棕熊……等青藏高原上特有的野生动物使这这里充
满了神秘和诱惑。拥有的野生动物多达230多种，其
中属国家重点保护的一、二类野生动物就有20余种。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夹在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
间，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最高峰为北缘昆仑山布
喀达板峰，海拔6860米，最低点在豹子峡，海拔4200
米。可可西里是长江的主要源区之一，是目前世界上
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地区之一，也是最后一
块保留着原始状态的自然之地。可可西里周围没屏
障，地势高峻，是横跨青海、新疆、西藏三省区之间的
一块高山台地。保护区西与西藏相接，南同格尔木唐
古拉乡毗邻，北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相连，东至青
藏公路，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

藏羚羊是我国特有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被称为高原精灵，也是可可西里的骄傲，是列入《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严禁贸易的濒危
动物。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藏羚羊就被认为是遭
受破坏的物种而受到了法律的保护。该区生物区系
种类少，但青藏高原特有种比例大，且种群数量大。
特有生物种类不但是我国的珍稀动植物，而且为世
界上所瞩目，在学术上和自然保护上均十分重要。

可可西里是羌塘高原内流湖区和长江北源水系
交汇地区。东部为楚玛河为主的长江北源水系，水量
较小，河流往往是季节性河流。西部和北部是以湖泊
为中心的内流水系，外于羌塘高原内流湖区的东北
部，湖泊众多。据统计，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湖泊
有107个，总面积3825平方公里，其中面积200平方
公里以上的湖泊有7个。最大的为乌兰乌拉湖，面积
为544.5平方公里。

沿途可见可可西里区域内由于受到地理位置、
地势高低、地形坡向及地表组成物质等各种水热条
件各异的影响，自然景观自东南向西北呈现高寒草
甸——高寒草原——高寒荒漠更替。其中高寒草原
是主要类型。高寒冰缘植被也有较大面积的分布，高
寒荒漠草原、高寒垫状植被和高寒荒漠有少量分布。

高寒草甸、高寒沼泽仅分布在极个别的地区。区内土
壤类型简单，多为高山草甸土、高山草原土和高山寒
漠土壤，其次为沼泽土，零星分布有沼泽土、龟裂土、
盐土、碱土和风沙土。

在曲玛河乡，看见标示牌上还标着“唐蕃古道7
渡口”的字样。藏族作家文扎先生在《寻根长江源》书
中介绍到“唐蕃古道进入玉树境内，分三条线路通往
拉萨。即南线、中线和北线。其中后两条线穿过治多
县境域。中线称“卫藏道”，是古代康巴通往拉萨的重
要交通线；北线穿越昆仑山口往西南延伸，古称‘蒙
古道’，亦称‘蒙古商道’”。《西宁府新志》卷二十一
《自西宁至藏路程》中记载：“柯柯赛渡口（七渡口），
有草无柴，由受番子住牧。由此赴藏有三路，惟柯柯
赛有渡河皮船。上为七叉河，再上为摆图，水不发时，
跎马可涉，然官兵入藏，皆有柯柯赛”。柯柯赛是蒙语
音译，是指楚玛尔河注入通天河的交汇点。藏语称

“香楚玛尔饶敦”，即北部楚玛尔七渡口。古时在通天
河流域没有一座桥，因而渡口便是千条线路汇集的
枢纽，位于楚玛尔河入住通天河的交汇点，是唐蕃古
道上的一条必经渡口。再往上，我们确实跨过了楚玛
尔河大桥。

从曲麻莱到不冻泉全是土路，路很平坦，但多
沙石，沿途车胎被小尖石扎破了两次。停车换胎之
际，我亲眼目睹了不远处，在宽广的可可西里和巍
峨洁白的雪山下，一列火车缓缓奔驰，并渐渐爬升、
消失在巍巍昆仑山上。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青藏铁
路，每每看见这些场景我心底都会不由自主地升起
一股自豪和激动之情，我想这就是国人精神吧！特
赋诗以为留念：

高天高地大高原，野驴野羚皆野生。
可可西里荒凉地，动物乐土植物园。
盛夏纵马掠云淡，精灵不惊藏羚见。
极目远望青藏线，巨龙奔腾上天险。
车子终于驰上青藏公路，抵达昆仑山下著名的

小镇纳赤台。这是青藏公路和铁路的必经之地，也
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站，著名的昆仑泉就在此。昆
仑泉海拔3700米，是一泓优良的天然矿泉，又称纳
赤喷泉，一大一小，相距50米，大泉在青藏公路路
边，泉眼周围用块石砌成外圆内八角形、高一米的
泉台，泉台周围还用蓝色的木板围着，不过从飞驰
的车窗里看见泉水很旺，不停地向外喷涌，不时翻
起层层小浪花，形成一个晶莹透明的蘑菇状，将无
数碧玉般的花瓣抛向四周，宛似一朵盛开的莲花，
又似无声四溅的碎玉落入一泓清池，然后奔向滔滔
的昆仑河。据说，此清泉虽处在海拔3540米高寒地
区，常年冰天雪地，水温较低，但从不会封冻，是昆
仑山中第一个四季不冻的冷泉。开发生产出的昆仑
矿泉水，被誉为“冰山甘露”。

“纳赤台”系藏语译名，意为“沼泽中的台地”。相
传，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时，随身抬了一尊巨大的释迦
牟尼佛像。当公主一行来到昆仑山下的纳赤台时，人
马精疲力竭。大队人马就地歇息，附近没有水，大家
只好啃完干粮，和衣而睡。第二天早上，人们醒来时，
发现昨晚放释迦摩尼佛像的山头被压成了一块平
台，不远处，一眼晶莹的泉水喷涌而出，淙淙流淌，这
是佛像把山中的泉水压了出来。虔诚信佛的公主为
了表达对佛祖的敬意，把自己身上的一串珍珠抛在
泉眼里，泉水变得更加清凉甘甜。由此，人们把纳赤
台称为“佛台”，把昆仑泉称之为“珍珠泉”。还有一个
传说是创造神赴昆仑山西王母寿宴后归途中，饮兴
未艾，信手畅饮西王母馈赠的瑶池琼浆，金樽掷地，
琼浆四溢,其乘坐的莲花神龛化为赤台群山，溢出琼
浆化为昆仑泉。

昆仑泉不仅澄澈清冽，晶莹透明，甘甜醇美，洁
净卫生，而且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
元素, 是绝对最纯净无污染的圣洁之水。据说凡经
这里的人一定要在此停留，喝上几口昆仑圣泉，以
解渴提神、除尘消疲。由于行程匆忙，我们并未停
车，但亲眼目睹昆仑泉水喷涌，也觉神清气爽。赋诗
以为留念：

昆仑山下不冻泉，纳赤台中珍珠洒。
瑶池琼浆仍流传，今化甘露润万家。

甘 青 纪 行


